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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在中国现代戏剧中的作用
——以民国初年的特刊为中心+

【日】松浦恒雄

【摘要1特刊是捧角的产物。利用纸媒体的民国初年城市文化的形成、成熟，和因名角挑班制而备受关

注的名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是以名角和人气演员为对象的特刊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旧派文人

编写的特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注重以演员为对象的文学作品和雅集所承载的意义。戏剧家身份意识不强；

第二类登载捧角团体创作的新剧简介和剧本．具有作为戏剧家的认同意识。就第一类而言，又有作为文人群

体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发行的特刊．和作为文人群体文学刊物的同时兼具戏剧意义的特刊的区别。前者

(《璧云集》、《张文艳集》)是旧派文人展开文学活动的媒介，所刊载的旧诗词多来源于对评论对象的审羡性

关心，这显示了民国初年的戏剧和演员还处于通过文人结社的雅兴来表现的位置。后者(《春航集》、 《子美

集》)除了旧诗词，还包括论理相对缜密的剧评，它们既是以戏剧为材料的文学创作的园地，又是使剧评这

一新兴文体诞生、并创造戏剧言语的地方，而戏剧言语的创造是第二类型特刊诞生的前提。民国初年的特刊

和报纸杂志等的剧评栏一起。在戏剧创造自身言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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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戏剧、特别是城市戏剧越出传统祭祀戏剧的框架。在社会功能和上演内

容以及剧场、剧团、演员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变。不用说，政治性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

作用。清末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民国初期的文明戏兴盛。“五四”时期对传统戏剧的批判和话剧的勃

兴，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以及在延安的京剧革命和新歌剧的诞生等，其中任何一件都和同

时代的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当然，如果按照向来戏剧具有的“高台教化”的传统功能来考虑的话，则可

以说其社会功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城市戏剧。发生了两个不同于以往戏剧的重大变化。第一

个是中心剧种从以前的联曲体的剧种(昆曲等)变为板腔体的剧种(京剧、梆子等)。这种变化意味着

在戏剧界——比“五四”新文学革命早了半个世纪以上——实现了不可逆转的雅俗交替。这种变化也在

将城市中间阶层吸收为戏剧观众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是西欧近代文明的流入。它几乎影响了

$本文系作者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清末民初新潮演剧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广州)上提交的论文，由日本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后期博士课程王杰和作者本人合译。作者经过修改后，授权本刊发表。

作者简介 【日】松浦恒雄，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文学博士。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宣传艺术》

(共著，岩渡书店，2000年)、《为了学习中国20世纪文学》(共编，世界思想社，2003年)、《越境的文本》(共编，研

文出版，2008年)、《文明戏研究的现状》(共编，东方书店，2009年)、《戏考在民国初年的文化地位》(200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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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化的所有层面．从剧场的结构和剧本的有无到演员的服装、演唱、台词，可以说没有不受它影响

的。

与诗和小说等不同．带有舞台演出的戏剧受物质条件的制约。正如傅谨教授所说，对戏剧来说，形

式上的改革比内容上的改革更加重要，更带根本性。f11如果没有镜框舞台在中国的出现，就不可能有近

代话剧的存在：如果没有电灯的普及，也就不会导致每天都演出夜戏的城市戏剧的盛况(由蜡烛照明的

演出称为灯戏。特别是在北京，被认为是极其奢侈的行为)。

近年来。关注戏剧物质性方面(如剧场的结构、布景、报纸广告等)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本文拟

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作为城市戏剧特殊产物之一的特刊所发挥的文化史作用进行进一步考察。

一、什么是特刊

特刊是“捧角”的产物。在清朝后半期，18世纪末徽班进京时，将各种戏剧文化带进了北京。其

中之一就是“打茶围”的风俗。此后，京师士人阶层就染上了玩相公(象姑)的习气。①不久，品评年

轻花旦并发布排行榜的风气盛行，也刊行了许多花谱。民国成立后，花谱换个方式被承继下来，变成了

仅限捧一个演员的刊物。被称为专集。⑦后来，与专集内容类似的刊物都统称为特刊，特刊之名开始广

泛通行于电影、戏剧界。本文将类似专集的刊物都称之为特刊。特刊这个称呼或许是“特别刊物”的简

称．但是还没有定论。 ．

特刊有以演员为对象的特刊(以下称之为“演员特刊”。专集全是演员特刊)和以公演为对象的特

刊(以下称之为“公演特刊”)之别。在传统戏剧中演员特刊多，而在话剧和电影中几乎都是公演特刊。

有的特刊，采用杂志专号的形式出版(特别是20年代的电影特刊)，但更多的是作为单独刊物出版。特

刊是将对象演员以及公演的照片、介绍的报导、评论等编辑整理为一册的刊物，除记述戏剧相关内容之

外。还会大量刊登捧角公司的广告和名人题字等。

关于电影特刊，张伟在《纸质媒体里的民国电影(代序)》③中，已做了较好的整理，所以在此不

再赘述。张文指出电影特刊的先驱是明星影片公司的机关杂志《晨星》的专集号(1922年发行)，而真

正的特刊是在1925年5月以明星影片公司的机关杂志形式发行的、有期数表示的特刊(或者特刊一语

可能由来于此)。因这些记述与特刊的产生有些关联，故在此特意提及。

话剧的纸媒体有演出戏单和公演特刊(主要是刊行于1940年代以后)。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了

解其全貌。另外亲眼得见的话剧特刊也不多，因此本文的论述对象不包括话剧特刊。

本文主要以京剧特刊为主，也涉及到少数文明戏特刊。目前，特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也

没有把特刊当作重要研究资料来看待。⑤关于同是戏剧公演副产品的戏单，在近几年，以北京剧场为主

的京剧戏单，被整理成册并陆续出版。12i但是在特刊方面，最近才将京剧特刊《梅兰芳》(梅社编，中华

书局，民国7年7月出版，9年4月再版)收录予《民国京昆史料丛书》(学苑出版社，2009年5月)，

影印出版。这恐怕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戏剧史的角度关注特刊的开始。本文期待今后对特刊进一步挖掘的

同时，拟对特刊进行历史性定位，因篇幅有限，仅对民国初年的特刊进行考察。

①么书仪《晚清戏曲的改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3月，参见第二章《徽班进京对晚清北京戏曲的影响

(三)歌郎营业的出现》。

②远生《上海之新艺术》(《申报》1913年12月30日)中可见“小说时报为刻专集，贾郎乏名字乃转遂此集而风

行京沪”。还有《张文艳集》的《书文艳集后》中也可见“文艳在杭久并受杭人士欢，刊专集以宠嘉之”。

(萤上海图书馆编《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只是不包括剧场方面编

辑的特刊(例如．真光剧场的特刊《赖婚》，没有记栽发行时Ft)。今后也有硌要对这些特刊进行挖掘。

(p到目前为止，笔者亲眼见到的话剧特刊中，最早的是1930年3月公演的《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特刊》(没有记

栽发行时日)。

(p《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上海卷中，虽然对京剧、越剧等的特刊进行了各别叙述，但是依我所见，从戏剧史的

视点对特刊进行评价的文章好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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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刊的社会背景

在民国以后。特刊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刊行出来的?或者说，特刊诞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如前所

述。与清末一个作者对很多花旦进行批评的花谱不同，民围以后的特刊变成了由很多作者评沦一个演员

的专集。这个变化也和清末民初组班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清末民初组班方式由传统的脚色制过渡为名

角挑班制。①此种变化以1896年谭鑫培组织的同春班为端绪。自此以后，以名角为巾心组成的戏班逐

渐增多。与此变化相联动。1907年左右在北京出现了模仿上海、天津的像样的戏单。②戏单已不仅仅足

通知当天剧目和演员的纸张了．透过演员名字的大小和剧日的安排，以名角为顶点的演员排序金字塔一

目了然。[31

民国以后，大量涌现的大小报纸中都登有戏剧广告，以刊登戏剧广告为主的小报也诞生了(如北京

《群强报》)。这说明购买报纸看戏剧广告的顾客大量存在。

利用报纸影响力的菊选也很盛行。最著名的是在“剧界大王”谭鑫培死后(1917年)，围绕着“大

王”继承权而开展的、南北京日系报纸《顺天时报》举办的菊选。关于此次菊选，长井裕子在《萌芽期

的北京文艺报业——以穆儒丐<社会小说梅兰芳)为线索(之一)》[41一文已做了详细论述，在此不再

赘述。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菊选活动是从清末已多次开展过的传统捧角活动，②在民国以后也被继承

下来，并被反复举行。例如，1914年秋《国华报》主办的童伶菊选。④从穆儒丐《小说梅兰芳》中也

可看到有关菊选的记述：“原来菊选花选，在北京的报纸是常开办的”，“(马幼伟的台词)这报纸上的仡

选菊选，是常有的事。无非是那些穷念书的，无事生非，混想发财便了。”⑤

不仅菊选．捧角之争也以报纸为主要战场开展起来。例如，在北京有梅兰芳和朱幼芬、16梅兰芳和

尚小云⑦的捧角之争．在上海有后文提到的贾璧云和冯子和、文明戏花旦凌怜影(新民社)和陆子美

(民鸣社)的捧角之争等。无论哪一个都把大小报纸作为宣传媒体而使用。而这些捧角之争甚至也直接

影响到了报纸和杂志的销售．也可以说报界是通过巧妙地煽动捧角之争而极速成长起来的产业。梅兰芳

也通过捧角之争。充分了解到了报业的重要性。他在上海初次公演时，一到上海就马上在王风卿(老生

演员)的陪同下“到几家报馆去拜访过主持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良才、新闻报的汪汉溪”。151‘P125’其

用意何在就不用说了。

①关于名角挑班制，参见张发颖《中国戏班吏(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04年1月)、陈恬《“名角制”京剧班

社结构初探》(《京剧与现代中国社会(下)》，中国戏曲学院，2009年5月)等。另外，在《中国京剧史(上册)》(中

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9月)中将传统组班方式称为“集体制”，见第148页。

②【日】滨一卫《支那戏剧之话》(弘文堂书房，1944年3月)中有“那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引用者
注)，模仿上海和天津的戏单．在赤黄绿等的彩纸上印有活版或是石版印刷的剧目，演员的名字，和现在的戏单没什么

两样”，见第17l页。另外。对滨先生有关戏单的论述，见教于《滨一卫和京剧展滨文库的中国戏剧收藏》(九州大学

附属图书馆编辑发行．中里见敬、中尾友香执笔，平成2009年5月)。

(多罗瘿公《菊部丛谭》(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中记载“光绪丙

子(光绪2年，即1876年——引用者注)年。菊榜状元朱霞芬，榜眼蒋双凤凰。探花孟金喜字如秋，皆甚美”，见第
795页。。

④李伶伶《尚小云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6月，第53、54页。我认为此书关于菊选日期的记述依据的

是双溪《尚小云传》(徐汉生主编《尚小云专集》。京津印书局，民国24年3月)。只是，《京剧大师尚小云》(陕西人民

出版社，2003年6月)认为菊选的日期是1915年。

⑤穆儒丐《小说梅兰芳》，盛京时报社．民国8年8月初版，9年4月再版，第13回，第189、194页： 《小说

梅兰芳》为滨文库所藏。按：“社会小说梅兰芳”的书名仅见于卷首．版权页和其余地方均是“小说梅兰芳”。

⑥易顺鼎《哭庵赏菊诗》的《附录》(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第770—771页。罗瘿公《菊部丛谭》

(同前)，第781页。

(D长井裕子的论文又引用金子岩《尚小云传(续)》(《顺天时报》1917年9月23日)说：“例如．1914年，在

《国华报》和《顺天时报》开展的菊选中，尚小云都占了第一位，对此深感不满的梅兰芳迷和尚小云迷之问发生过‘尚

梅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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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剧场也经常作为社交的场所被利用。

梅兰芳初次演尼姑思凡于吉祥园。张季直、

阁员同时出席云。①

罗廛公在《菊部丛谭》中介绍了这样一件事：

熊秉三、梁任公并坐台前第一排座，时人谓第一流

如果说上述三位身兼要职的民国初年的大人物(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张謇、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

长梁启超)是偶然相遇．是很难想象的。民国以后官员们的新年团拜通常是采取办堂会戏的形式，而且

官员和旧派文人吃花酒．与演员同进宴席的机会也很多。这种情况下，能够很容易了解到演员的技艺、

捧角动向的剧评．便成为他们的最佳读物。剧评作为民国新兴的文艺种类，报纸杂志都会欣然刊登，培

养出了很多剧评家。在民国初年国民党办过许多报纸，它们均设有文艺栏，刊登剧评，也并非与这样的

背景无缘。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演员社会地位的上升。清末被任命为“内廷供奉”而在宫中演出的演员，有

的受到了西太后的赞赏。官员也就随着捧角，况且一般人都对皇族抱有敬畏之念，②在这种互动下，

“内廷供奉”演员逐渐变成了明星。他们还和官员、文人结成了几乎对等的朋友关系。@罗瘿公在《菊

部丛谭》中记述了如下一事：

王凤卿好翁覃溪书，所藏至伙。一夕。吾与梁节庵(鼎芬)、顾印伯(印愚)、易石甫(顺鼎)、

陈石遗(衍)集其家，凤卿遍出所藏乞题。节庵甚乐，乃各为一诗题其上。阍(括号内引用者所注)

记述此事的罗瘿公对王凤卿的书画爱好抱有好感，同时也让人感到他有些羡慕王凤卿。通过书画古

董等的亲密交往也增多了诗词赠答的机会。并带来了互持敬意的交流。这样的亲密交往，在民国以后也

被继承下来．并成为认可演员的技艺和人格以及培育艺术交流的基础。

演员明星化的另一面是记录演员黑幕的书籍大肆发行。这也煽动了演员的人气。如《北京第一贵妇

与杨小楼秘史》(石印本，没有刊记)，r7】(眦，前述的暴露梅兰芳隐私的穆儒丐《小说梅兰芳》，及以梅兰

芳为对象的包天笑《留芳记》(中华书局，1925年3月)④等，数量很多。

可以说，以名角和人气演员为对象的特刊．就是在这样新受关注的名角和新兴报业的密切关系之上

诞生的。民国第一个特刊是利用《小说时报》的增刊号编辑而成的，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我们可以认

为。利用纸媒体的民国初年城市文化的形成、成熟，和因名角挑班制而被大书特书的名角的存在，有着

无法割断的联系。

特刊的编辑主要由报刊杂志的编辑人员和文人团体来担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在民国文

坛中势力强大的南社和礼拜六派的旧派文人积极参与了特刊的执笔、编辑工作。可以说他们从与清末花

谱、狭邪小说以及“五四”新文学不同的角度，开创了评述演员的新兴文学表现形式。

三、特刊的演变

经历以上过程而被编辑的特刊在民国近40年间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呢?如果对京剧等剧种的特刊进

行分类的话。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旧派文人作为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发行的特刊。

第二类：旧派文人作为戏剧活动而发行的特刊。

第三类：剧场方面作为宣传活动的一环而发行的特刊。

①罗瘿公《菊部丛谭》(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第797页。根据王长发、刘华《梅兰芳年谱》(河

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梅兰芳在1917年12月15日白天正在吉祥因表演《思凡》。

(爹清末时期，照片开始作为商品出售，但是最先出售的是清朝皇帝和皇族的照片而不是艺妓和演员的。参见《小

说时报》第一号(宣统元年9月，1909年)以后的广告。

③么书仪《晚清戏曲的改革》(前出)，参见第六章《晚清优伶社会地位的变化》。

④孔庆东0921谁主沉浮》(重庆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68—170页。包天笑的《留芳记》是1925年3月发

行的．不是1922年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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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新派文人作为戏剧活动而发行的特刊。

以上四种类型的特刊基本上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从第一类演变到第四类。第一类即发行于1910年代

的特刊；第二类即四大名旦的特刊。发行于1910年代后半期至30年代；第i类即发行于1930、1940

年代的特刊，以男角演员为对象的特刊和公演特刊也开始发行于这个时期；第四类即主要发行于1940

年代的特刊，著名的有《延安平剧院成立特刊》(《解放日报》)、《雪声纪念刊》(越剧)等。

在民国时期。积极参与到京剧界的知识分子，除了编辑第四类特刊的知识分子以外，基本上是旧派

文人。虽同为旧派文人。根据他们参与戏剧方式的不同而区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也就是说，是仅停留

于捧角团体．还是成为编写捧角演员剧本、并统率创造舞台表演的团体，是这两类之间的区别所在。第

二类特刊登载捧角团体创作的新剧简介和剧本，以此来寻求和第一类特刊的差别化。他们追寻自身戏剧

活动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因而我们能从这里明显地确认出他们作为戏剧家的认同意识。

另一方面。从本文所涉及到的第一类特刊的全体趋向来看。以戏剧家(或者是剧评家)的身份意识

来执笔的文人并不是很多．甚至皆无。很多人注重的是以演员为对象的文学作品和雅集所承载的意义。

对他们来说。演员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媒介，也算是新的咏物对象。

四、民国初年的特刊

关于第一类特刊．据我所知．发行于1910年代的特刊有以下几种：

(A)《擘云集》，《小说时报》增刊第一号，有正书局，民国2年前半年。

(B)柳哑子编辑《春航集》，广益书局，民国2年7月。

(C)莆仙编辑《梅兰芳》，民国2年11月(未见)。

(D)柳亚子编辑《子美集》，光文印刷所，民国3年6月。

(E)梅社编《梅兰芳》，中华书局，民国7年7月初版，9年4月再版。

(F)王二南编辑《张文艳集》，浙江民报社，民国8年9月。

(G)姚石子编辑《张堰救国演剧纪念录》，刊记不详，民国4年6月以降出版(未见)。

(A)是京剧花旦贾璧云的特刊；(B)是海派京剧花旦冯子和的特刊；(C)和(E)是京剧旦角梅兰

芳的特刊；(D)是文明戏旦角陆子美的特刊；(F)是京剧女角张文艳的特刊；(G)是以上海金山县张

堰镇召开的文明戏义务戏为对象的特刊。但是，(C)和(G)实物没有确认，①(E)属于第二类特刊，

所以这i种特刊均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如果综观一下(A)、(B)、(D)、【F)诸特刊的话，能从中看出几个特刊均具备的共同特征：1．都

刊登演员的照片；2．都写有演员的传记；3．编者、执笔者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4．记述有关演员和执

笔者的戏外交流：5．重视执笔者用旧诗词表现等。第二类特刊也同时具有这些特征，所以可以说它们是

特刊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上述四种特刊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旧派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发行的特刊，即(A)

和(F)。另一类是作为旧派文人群体文学刊物的同时兼具戏剧意义的特刊，即(B)和(D)。

(一)作为旧派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发行的特刊

(A)《璧云集》的编辑是由不定期刊小说杂志《小说时报》“增刊第一号”的卷首照片五张和“文

苑”栏构成的。当然，“文苑”栏所收的旧诗词是其重点所在。而《璧云集》之所以借用了《小说时报》

的版面，是因为有正书局老板狄楚青是捧贾璧云的。

①颜全毅《现代京剧文学史系年录初稿(一九一二一一九一三)》(《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上)》，文化艺术出版

社，2008年9月)中有所记述，介绍到“该书有小传、诗文、剧目评论”。姚石子编辑的《张堰救国演剧纪念录》在王

凤霞《南社与“文明戏”的成功联姻——中国早期话剧的一次“救国演剧”活动》(《戏剧》2008年第4期)这篇论文

中第一次作为文明戏资料被提及，并介绍其主要内容为“《序》，《剧史》，《剧谈》，《诗苑》．《词林》，《剧员姓氏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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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第一号”虽然没有刊记，但是根据“增刊说明”中“去岁光复之中”一语可知是民国2年发

行的。还有从柳亚子的以下话语——“后来。北伶贾璧云南下，小说时报出版璧云集，我便出版了春

航集。以为对抗。”181(P54)——可知其发行时间足在《春航集》发行以前，即民国2年的前半年。

“文苑”栏把《贾璧云传》放在了开头，接着是旧诗词，共有3l首。虽然编辑者的名字没被记载，

但有可能是曾经参加《小说时报》编辑的、191t嘲鲫，捧贾擘云并为《璧云集》执笔者之一的包天笑。

执笔阵容名人荟萃。卷首是被誉为“北樊南易”的易顺鼎和樊增祥二人。他们同是民国初年诗坛有

势力的中晚唐诗派的代表诗人。flo)(P74,75)并都以清朝遗老自居。他们也和其他许多清朝遗老一样，在民国

以后南下并寓居上海。所以著名旧派文人一时云集上海，使遗老文学呈现出空前的盛况。①可以说《璧

云集》正是部分地反映了这样的文学状况。

只是这二人并不是只捧贾璧云。易顺鼎有《哭庵赏菊诗》(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

从中可知他曾赠诗给许多演员(不仅仅是旦角)。樊增祥后来力捧梅兰芳甚至可以称其为梅党的一员(在

《小说梅兰芳》中也作为梅党登场)。这些清朝遗老宠爱旦角的行为可以说是“沉缅于声色，托词于醇

酒妇人”。[tol(P75)比如．易顺鼎在剪掉留至民国以后的长辫之际，自叙了这样一件轶事：

贾郎未剪辫时。予亦尚未剪辫。有人问贾郎何以不剪辫。贾郎曰候易先生剪后，我始剪耳。此

为予与贾郎第二次之记念。 (中略)癸丑(1913年——引用者)春，予再入都，始剪辫，闻贾郎尚

未剪．予颇愧之．旋闻贾郎亦已剪矣，，[tll(9775’

他将自己剪掉长辫的行为当作履行和演员(贾璧云)的约定的一篇佳话来讲述。这篇佳话在蒙混过

自己政治身份变化的同时．还很明显地突出了演员的被动地位。

除了这二人之外，著名文人罗瘿公、包天笑和同是《小说时报》执笔者的方尔威(泽山)、黄溶

(哲维)、陈诗(鹤柴)以及由有正书局出版的《佛学丛报》主笔濮一乘(阿严)、陈三立的四子陈方恪

(彦通)等优秀成员的名字鳞次栉比。其中的几个人还是有正书局俱乐部的常客。

有正书局俱乐部设在民影照相馆的二楼。民影照相馆是由有正书局老板狄楚青为了拍摄在本社杂志

上刊登的照片而自费开设的。熊希龄、叶恭绰、濮一乘、陈方恪、贾甓云，当然还有包天笑嗍‘1髑鲫’经

常出入于有正书局俱乐部。有趣的是这些成员当中的几个人同时是《璧云集》的执笔者。我们由此能够

确认以包天笑为中心的贾璧云捧角文人团体的存在。

但是，他们刊登在《壤云集》的旧诗词创作，多来源于对贾璧云的审美性关心，他们想要重现的无

非是贾擘云所体现的美感与魅力，而对花旦技艺的评价却并无兴趣。例如，包天笑的诗句“最难巧笑与

轻颦”是对贾甓云最拿手的“眼技”的描写。 “最难”一词。乍一看似乎可以理解为是对表演的评价，

但我认为此词却是为其表情所体现的难得一见的美而发的．也就是说此诗体现的是作者的审美意识形

态。另外，在执笔者对诗的补充说明中，有的记述了贾璧云演婢女很拿手，有的列举了贾璧云的拿手剧

目．但那都好像足在对咏物对象进行细心观察。

如果从以上几点来考虑的话。以包天笑为中心的文人团体是通过捧贾甓云来开展其自身文学活动

的。恐怕《璧云集》的出版也算是他们公刊旧诗词的一个机会。《璧云集》里和包天笑、罗瘿公、樊增

祥诗的和韵诗以及送别诗、宴饮诗很多，即可作为旁证。

(F)王二南编辑的《张文艳集》也具有和《璧云集》一样的特征。在《张文艳集》中，我们首先应

该注意的是对女演员张文艳的称呼。许多执笔者将她称为词史(轶凡《咏张文艳词史》，此外还有很

多)、眉史(醉沤《赠文艳眉史》)、曲史(李蜕庵《赠文艳曲史》)。词史、眉史是对高等妓女的雅称，

曲史的用例不多见，但恐怕是由词史派生出来的同义新词。 《张文艳集》的执笔者中也见到了女性的名

①胡怀琛《上海学艺概要(三)》．《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卷4期，民国23年3月。李康化《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

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参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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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但为了谋求明显的差别化，她使用了“璨霞女史”(《评艳一》)，就是女史的称呼。从他们对待女演

员的如此视线来看。很难期待他们对戏剧本身的关心。

《张文艳集》的编辑者是杭州著名文人王二南，①而实际担任编辑业务的是《艳艳》(跋文)的执笔

者陈心佛、庄博斧、李通侯三人。我想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作为《张文艳集》呼吁人的庄博斧。只

是令人遗憾的是，包含这三人在内的执笔者的详细情况几乎不明。不过，执笔者很可能都是地方名士，

对此今后还要进一步调查。

《张文艳集》所收录的旧诗词也和《璧云集》一样，仅把张文艳作为审美对象来捕捉。例如，鸩僧

在《咏文艳葬花焚稿二剧》(《评艳》)中，如此吟咏了张文艳“葬花”的情景：“谁为痴立对斜阳，痛惜

残花满地香。无力扶锄娇不胜。宛然人在旧潇湘。”

这首诗只不过是想从审美意识上将林黛玉的身姿重现在舞台上。而言及到她的唱歌时，就使用“一

曲清歌彻四座，绕梁三日有余音”(贯英《和艳二十二前题》)这样的固定词句。楚狂在《赠慧君词史

七言排律四十八韵》(《评艳》)一诗中，巧妙地将张文艳上演的88出剧目咏入其中，但这与其说是对其

所上演剧目的关心。不如说是以享受文字游戏为目的。

庄博斧的跋文中有“自来美人得名士而传，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文艳何其幸欤”一语。其意思是说

美人张文艳通过执笔者(名士)旧诗词的品评，顿时身价倍增。执笔者的此种意识无非是欲借捧角之名

来彰显自己。《张文艳集》给以庄博斧为中心的杭州旧派文人们提供了宠爱解语花的雅兴和创作旧诗词

的机会。

据前所述，捧角是作为旧派文人展开文学活动的媒介而被利用的，而这一点正是《璧云集》和《张

文艳集》的相同之处。它们的发行与其说是渊源于他们对演员的捧角意识，不如说是渊源于将捧角集团

的旧诗词公之于众的意识。这两个特刊仅仅由旧诗词而构成，也与特刊的性质不无关系。从戏剧文化史

上说。这显示了民国初年的戏剧和演员还处于通过文人结社的雅兴来表现的位置。

(二)作为旧派文人群体文学刊物的同时兼具戏剧意义的特刊

接下来对兼具戏剧意义的特刊(聊柳亚子编篡的《春航集》和(D)柳亚子编篡的《子美集》进

行论述。②

《春航集》是为对抗贾璧云捧冯子和而编辑的特刊，《子美集》是为捧民鸣社的陆子美而编辑的特刊

(当时虽然有为对抗新民社的凌怜影捧陆子美的意识，但那是否构成编辑的动机却不明)。编者柳亚子是

南社创始人，这两册特刊收录了很多南社社友歌咏演员的旧诗词。③仅从这点来看，和上面所述(A)、

(F)类特刊没什么区别。

但是，《春航集》设有“剧评”、“杂篡”栏，《子美集》的《子美集甲篇》、《子美集乙篇》、《子美集

丙篇》中，收录了很多用散文写的剧评，提到了用旧诗词无法表现的表演质量问题。④

首先来看刊登于《春航集》的剧评。从整个《春航集》来看，高度评价冯子和的技艺、而贬低贾璧

云的技艺的言论占了很大一部分。可是。也有人不拘于捧角之争．认为两者技艺的区别在于行当的不

(D王二南是郁达夫二婚对象王映霞的祖父，是一位博览强记的文人。同时还是一位多艺的人，无论是书法、篆刻

还是裁缝、植物栽培，甚至到儿童玩具的制作。都是一位行家里手。郁达夫撰有《王二南先生传》(原载《越风》第3、

4期，1935年11月16日、12月2日。见《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参关于柳亚子编篡的《眷航集》的详细情况，参见【日】藤野真子《柳亚子和(春航集D，《中国都市艺能研究》

第7辑，2008年12月。另外，关于《春航集》和《子美集》，张明观的《柳亚子史料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月)中有关于出版日期的考证，见第39-43页。

③《春航集》设有“诗苑”、“词林”栏，收有80多篇诗词。《子美集》中，对陆子美照片的题诗栏和对《子美

集》的题诗、题词栏收有30篇，《子美集甲篇》收有13篇柳亚子的诗。

④在1910年代，介绍评论的刷评和一般的戏剧论述的剧话常常没明确的区分。《春航集》和《子美集》也并不例

外。本文也不特意对剧评和剧话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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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例如，也愚在《斥天醉》中说：

夫今日春航之与璧云。固俨然两大派也。春航闺阁旦也。璧云花旦也。以闺阁旦而必强与花旦

较则闺阁旦必难制胜，以不合乎社会心理也。故春航以静穆胜，璧云特以双眼媚入耳。

另外。为了反驳对方的论调．论理相对缜密的剧评也出现了。有人说舞台演出是否成功与配角有很

大关系，而贾甓云却不受配角表演的影响。对此，老刘在《论冯贾其二》中反驳说：

春航演剧专尚静穆而幽娴．与其配者，须文雅潇洒之人才方宜。特春航所长之戏，多新剧一

路，彼配角皆习惯者剧架子．不惯新剧举动，故每有失之过火之病。

老刘在上述文中无非是想强调说冯子和很容易受配角表演的影响。

这些剧评不像捧角之争经常陷入一边倒的争辩，而是根据京剧的知识和理论，围绕着演员的技艺展

开了公正的辩论。很多论者都持有这样的态度。例如。贾璧云擅长喜剧、冯子和擅长悲剧的看法是很多

论者的共识。

那么，这样的剧评为什么会刊登在捧冯子和的《春航集》中呢?有人认为抑制争论激化的意图在其

中起到了作用。旧只是从编茅《论冯贾其三》 “其实各有所长，亦何必争”这样非常讨厌为了捧角而捧

角的话语来推测的话，我认为激烈的捧角之争反而使他们找到了离开捧角的剧评的位置。这样的意识无

疑带来了对剧评文体意识的自觉。【13】《春航集》是剧评作为捧角之争的工具被利用的地方，同时又是超

越捧角之争的框架，产生戏剧性言语的地方。

而收入《子美集》的剧评又是怎样呢?在对剧评进行论述之前，我想先说一下它的资料性价值。

《子美集》是以文明戏的职业剧团民鸣社的花旦陆子美为批评对象的特刊，所以其中还含有很多鲜为人

知的文明戏情报。第一，在同是文明戏花旦的新民社凌怜影和民鸣社陆子美之间发生了凌党和陆党之

争。而那也好像是京剧的冯党和贾党之争的产物。第二，虽是批评文明戏演员，但也有使之与京剧演员

相比较的评论。第三。含有到目前为止并不多见的陆子美拿手剧目的剧评等。我们从第一和第二个事实

中了解到。当时写剧评的人也并没有深刻意识到文明戏和京剧新戏的区别。这启示我们有必要从各种层

面对文明戏所具有的意义进行考察。

还有。文明戏本来不应是仅对某个演员的表演或者某一场戏进行欣赏的，而应该是从整个演出效果

来评论的。如果由此来考虑的话，应该发行的是公演特刊而不是演员特刊，但实际上发行的却是演员特

刊。由此我们了解到，编辑特刊的人也没有将文明戏和京剧新戏区别开来。

再来看《子美集》的剧评。如果对收录于《子美集》的剧评和刊登于其他媒体上的剧评进行比较的

话。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前者基本上仅言及演员，而后者却还提到了布景、灯光等

的种种舞台设备。如果仅看收录于《子美集》的文明戏剧评。我们会感到它和普通的京剧舞台几乎没有

什么不同。例如，义华在《评鸳鸯谱陈秀娟》中对文明戏做了如此评价：

民呜社开幕多日，余以事冗未能往与其盛，惟鸳鸯谱陈秀娟二剧，曾见其全璧，结构均甚精

密。其中演剧者，自以陆子美为第一。其于鸳鸯谱也，饰刘慧娘娇憨之态，令人生羡，易服为男

装，种种举动，无不深合小女子神情，可称妙绝。

以上剧评不会让人感到它评论、肯定的是文明戏演员。反而让人感到是接近于仅从审美角度评论演

员的旧式剧评。可是，从以上剧评涉及到剧目的“结构”这一点上来看。可以说它评的是文明戏。

更明确地知道评论的对象是文明戏的，以社会改革为主题的剧目的剧评。例如。灵水(卫嘉容，南

社社友)《评家庭革命》的前半部分：

此剧纯为改良婚姻旧俗，所以演剧之主脑人物，万一稍有疏懈，男女交际间。稍露轻狂之态，

守旧见者见之，适增顽固拘陋之心，轻薄几见之，更启蝇营苟且之念。反贻编剧者之罪过，而负一

片之深心也。／陆子美饰二小姐，查天影饰范子琦，均为是剧之主干，一举一动，直有变更全剧之

声价也。／子美在花园，与天影相见，鞠躬为礼，身倚首侧。风韵飘然，起身问眉梢眼角，流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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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深情，步履接谈。贞静温雅，说道社会上家庭学问上诸语，明而且轻，简而得要，纯然一欧风美

俗之女学士也。

这篇剧评重点评论了在观众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如何表演新的社会伦理和新女性这一问题。舞台上

演员的表演．不仅要体现观众能够接受的新的社会规范，还要具备过去京剧所没有的新女性的魅力。以

上剧评在记述演员精彩表演的同时，还加上了文明戏的社会意义。在这里，剧评已不是简单的审美批

评。而起到了引出带有社会性表演魅力的作用。

如以上所述。柳亚子编篡的《春航集》和《子美集》由以往的旧诗词部分和使用新兴文体的剧评部

分构成。因此，这些特刊既是南社社友将戏剧作为文学创作材料的地方，又是使描写戏剧的剧评这一文

体诞生、并创造戏剧言语的地方。不用说，戏剧言语的创造是第二类型特刊诞生的前提。

卢文艺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中，对柳亚子捧角的意义进行了几种解释。1141‘黜’其中的
政治性解释认为柳亚子的捧角是南北政治势力的代理战争性意图的反映(柳亚子自身也做了如此叙述)；

同时也认为是柳亚子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才将怀才不遇的悲情托寄于香草美人；另外还认为是

柳亚子要从旦角中欣赏女性的性心理、改革戏剧的志向以及崇拜演员的粉丝心理等的反映。④恐怕这当

中的哪一个都足以成为柳亚子编辑特刊的动机。

但是．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在民国初年的文化界，戏剧的文化地位正经历着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化

过程，尽管柳亚子本人并无如此意图，但可以说柳亚子的《春航集》和《子美集》恰好体现了这种转变

过程。也可以说1910年代的特刊和报纸杂志等的剧评栏一起，在戏剧创造自身言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历史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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